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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弟子谢桂英的母亲谈女儿冤死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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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八月七日】澳洲《新闻周刊》（News Weekly）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载作者Jeffry Babb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共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说，有可靠的报告表明活摘器官的事正在发生。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在“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文章说，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


这一术语描述了受害者在他们仍然活着的时候，被剖开摘取他们的重要器官的做法，这些器官通常是给来自中国境外的有钱人器官移植所用。


遭受这恐怖行径的受害群体中，大多数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一种包含中国传统的佛家和道家信仰的功法。修炼者相信法轮功可以祛病。即使受到关押，法轮功修炼者也不停止修炼。


六年前，前加拿大政治家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公布了他们的报告：“血腥的活摘：杀害法轮功盗取他们的器官”。在这份开创性的报告中，他们公布了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


大卫．乔高曾做过刑事检控专员及加拿大内阁成员，他最近访问了澳大利亚。他是世界上关于强制摘取器官问题最卓越的作者之一。找到某人提供中共如何实施活摘器官的第一手证词，这会很困难，因为这将令任何这样的证人有生命危险。然而，所知道的已经足以描述在这恐怖做法下，那些受害人遭受了什么。


作为器官供应者，为了看他们的器官是否匹配，受害者受到身体检查。他们被做了准备和麻醉。通过注射，让他们的心脏停止跳动。但他们还没有死。出于移植的目的，重要的是那些器官尽可能是新鲜的。


最先切下的是眼睛，从那里摘取角膜供角膜移植。然后，那组外科医生迅速地摘取其它器官。最后只剩下皮肤和骨骼。这个人体剩下的部份就会被丢去焚烧。在这可怕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受害人死亡。


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发生了这些呢？首先，我们有可靠的报告说活摘器官的事正在发生。第二，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在“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中国人最根本的信念之一是人体必须完整地进入来世。也就是说，在中国，自愿捐赠器官几乎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器官来自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被处死的人。


正如众所周知的，在世界各地，寻找器官捐献的人经常要等待数年才能等到一位匹配的捐献者。在中国，寻找匹配的“捐献者”只要几周的时间。


只有一种解释——存在一个很大的活体库，但不是自愿的“捐献者”。此外，这些囚犯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死刑犯人数。


我们知道，这个“活体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所遭受的医疗检查和病理检验的类型（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大多数的死刑犯是有着不健康生活方式的罪犯。相比之下，法轮功学员是健康的，他们照顾自己的身体，使他们成为理想的器官来源者。


那么，我们在西方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不能推翻共产主义，只有中国人民能做。当俄罗斯的精神科医生背叛医德，用监禁和滥用医疗来对待苏联的良心犯时，他们被“逐出”了国际专业协会和会议。这一小步引起了人们对在苏联对滥用精神病学的关注。


如果中国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受到类似的对待，这将让全球关注这种活生生把人剖开取器官的不可容忍的做法。这些外科医生不是治疗者，而是死亡的经销商。◇











澳洲新闻周刊：中共恐怖的盗取器官罪行

















家住皖淮田区陈家岗的大法弟子谢桂英，2000年10月被恶警迫害致死。其母亲辛公花欲哭无泪，欲告无门，多年来她逢人便哭诉女儿惨死的经过，菜场、商场、家属区、街道旁，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群众也在传播着大法弟子谢桂英被迫害死的经过。下边是谢桂英的母亲向人们诉说女儿被迫害死的冤情。


我叫辛公花，是谢桂英的母亲，谢桂英被迫害致死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


2000 年10月17日晚7点多钟，我与女儿谢桂英躺在床上休息。突然门铃响了，单位的保安黄世才带着四、五个恶警闯进我家乱翻东西，在我女儿的床上找到了两本法轮功的书，就抓着我女儿要送派出所。我女儿不去，也不让他们把书拿走，她说：“我炼了法轮功身体好，我没做任何坏事，也没有犯罪，我不去派出所。”我追过去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摔倒了，口吐白沫说不出话来，身子也不会动了。他们就放开我女儿来拽我，把我拽进卧室不让我出来，几个人围着我不让我动。我家住在一楼，大院内多名群众听到我家动静很大，都闻讯赶来，窗口、门口全是围观的群众。


我女儿被恶警围在客厅，这时又来了十几个警察，把我家翻的乱七八糟，把我女儿拳打脚踢的揪着头发送上了警车。我听见女儿大声呼救，又听见儿媳说恶警：你们不能绑架人，恶警回答说这是为她好，是为了保证她的“生命安全”，后来人都走了，外边安静下来了。儿媳告诉我说女儿已经被恶警绑架走了，去了朝阳派出所。


我不放心女儿，挣扎着爬起来去派出所看看，同时给女儿送件衣服。我刚进派出所大门就被一个恶警一拳推打出门外很远趴在了地上，我半天起不来，后来被一个人扶了起来。我就在派出所门外等着，想等女儿一起回家。大概是派出所门卫值班人员告诉了里面说我在门外等候，所以凌晨一点的时候，女儿被警察带到大门口与我说话，女儿对我说：妈妈你回去吧，别等我了，我不会有什么事。我见到女儿了，有些放心，就回家了。


但回家后怎么也睡不着，凌晨5点半我又来到了派出所，买了一些包子想给女儿吃。派出所还是不让我进门，我在门外一直等到早上9点多，得不到女儿的任何消息，心里急得不行。这时一个人对我说，你女儿出事了，别在这傻等了，快去人民医院吧。我问出了什么事了，他就不说了。


我急忙打的去了医院，在骨三楼大教室找到了女儿，那么冷的天她穿着单衣服躺在一个台子上，冻的手脚冰凉，她对我说：妈妈，我渴的很，我要喝水。我没顾上问女儿是怎么了，赶快给女儿喝了半瓶矿泉水，女儿又让我扶她起来，说她腰疼腹疼。这时朝阳派出所张所长拿了张X光片来叫我看，说我女儿腰椎骨折，没有别的问题。这时女儿突然大声惨叫说肚子疼的受不了，恶警就叫我掏钱给女儿住院，我身上没带什么钱，女儿就说妈妈我不想住院，我想回家，你赶快给他们说一说放我回家吧。于是派出所长就叫我写个保证，回家后女儿如果出什么事后果自负。这时女儿拿起喝剩的矿泉水瓶子扔向派出所所长，扔出有2米远，同时说了句：“你的心好狠呀！……”我于是转身在台子上写保证，刚写了几个字还没写完女儿就休克了，我大喊医生快抢救。医生给我女儿挂上吊水，我看到药水滴的特别快。这时突然进来几个恶警把我拖出去，关在了另外一间小屋里，大约十几分钟后我被放出来，这时女儿已不见了，恶警告诉我说是送女儿转院治疗去了。


到了晚上，他们派几个人把我全家押送到一个宾馆住宿，同时告诉我儿子说我女儿“跳楼自杀”了。他们既不通知家人也不让家人见面，也没有医院的死亡证书。我再三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4天后他们才安排我家人到殡仪馆看到了我女儿的尸体。


殡仪馆的停尸房黑黑的，我要求开灯他们不让开，恶警跟着一大群。我伸手摸了摸女儿，冻了几天了女儿尸体还是软软的，面部象睡觉。我们要求一定要法医鉴定我女儿的尸体，而且还要省城的法医。省城的法医来了，在多名警察的看守下，我女儿的尸体被打开检查。法医鉴定的结果是：我女儿肋骨右边断了七根，左边断了五根，后腹部浮肿，小腹内血块2600克，胸部有鸡蛋大的淤血。法医检查的结果一宣布，多名看守的小警察听了都很吃惊，忽然全部离散而去。我奇怪的是女儿胸部十几根肋骨骨折，为什么拍片子就没看出来。后来，警方给我女儿定罪，说是“因炼法轮功畏罪跳楼自杀”。我女儿炼法轮功身体好有什么罪？她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又畏什么罪？说我女儿跳楼自杀，为什么我女儿的身体外表一点也没破，而内出血却那么严重？我女儿被他们带走时连踢带打还说是为了保证她的安全，我不放心才连夜追找到派出所去。我凌晨一点钟见到我女儿时她还好好的，而且在多名警察的严密看守下她怎么会自杀呢？我想念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死得很冤。◇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天灭中共是天意





   2002年6月，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惊现“中國共產党亡”六个大字。经专家鉴定：“藏字石”有2亿多岁，字为天然形成。这预示了“天灭中共”的天意。上图为“藏字石”风景区和风景区门票。◇














图：二零一三年八月三日、四日，台北法轮功学员在台北罗斯福路公馆路段及台北车站对面的热闹商圈，以模拟活摘器官的演示活动剧，揭露中共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且向过往民众征签，汇集正义的支持，制止迫害。许多人主动找学员签名，并说：“我今天做了良心上应该做的事情。”还有脚踏车、摩托车骑士刻意停下车来听真相、拿取真相资料并签名。◇ 











